
鸟鸣深树唤春归
□ 高旻

风掠过院角的老树枝桠时，冬的寒意便淡了几分。
不必刻意寻春，只消抬眼望一望屋后的深林，听不见声
响，却能从枝叶间跃动的细碎身影里，读懂春日归来的
讯息。那些藏在浓绿深处的鸟儿，以最安静的姿态，唤
醒了沉睡一冬的人间。

老家的院墙外，长着几株年岁已久的槐树与樟树，
枝繁叶茂，交织成一片幽深的绿。往年此时，枝头尚是
枯寂，今年却早早添了生气。清晨推开窗，不必寻觅，
便能看见灰褐色、浅棕色的影子，在枝叶间轻跳。它
们落在横斜的枝桠上，低头梳理羽毛，或是歪着头打
量院中的一切，小小的身影，让沉寂的树林有了灵动的
暖意。

我总爱搬一把竹椅坐在檐下，静静看着林间的光
景。鸟儿们不喜喧闹，只是自在地栖于深树之中，或结
伴掠过林梢，或停在枝头啄食新芽。春意在它们的爪尖
与羽翼间慢慢晕开，枯木抽芽，青草破土，墙角的苔藓也
润润地绿了一片。没有刻意的装点，只是寻常的草木与
飞鸟，却勾勒出最朴素的春日模样。

儿时的春日，也是这般光景。祖母坐在院中择菜，
我蹲在一旁，盯着树上的鸟儿看许久。那时不懂春归
的意义，只觉得有了这些小生灵，日子便多了几分盼
头。祖母说，鸟儿往深树里去，春天就跟着来了。如

今再看林间飞鸟，才懂这句话里的温柔——岁月流
转，四季轮回，总有这些小小的生命，守着时节的约
定，悄悄把春信带到人间。

风渐渐暖了，林间的绿意一日浓过一日。鸟儿依旧
栖在深处，不张扬，不喧嚣，与草木相依，与春光相伴。
田埂上的行人放慢了脚步，扛着农具的农人走过树下，
抬头望一眼，嘴角便漾开笑意。春天从不是轰轰烈烈地
到来，而是藏在每一片新叶、每一个栖于枝头的身影里，
藏在寻常日子的细微之处。

深树无言，鸟鸣不语，可春终究是回来了。它融在
温润的风里，浸在鲜嫩的绿里，落在枝头鸟儿的羽翼
上。我们总在追寻盛大的风景，却忽略了最动人的美
好，就在身边的寻常烟火里。一草一木，一鸟一影，都是
岁月赠予的温柔，都是春天最真切的模样。

暮色渐浓时，鸟儿归于深林，枝叶间恢复了安静。
可我知道，它们并未远去，只是藏在绿意深处，与春日
相伴，与时光相守。鸟鸣深树唤春归，唤来的不只是
草长莺飞的时节，更是心底对生活的热爱，对岁月安然
的期盼。

这朴素的春日，这安静的生灵，这烟火气十足的人
间，最是让人安心。春归有期，岁岁年年，总有深树藏飞
鸟，总有暖意满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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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到故宫游玩，踏进宫墙的瞬间，目光便被那红
墙绿瓦牢牢攥住。高大的红墙配上深沉的绿瓦，何其大
胆！世人都说红配绿最是俗艳，可在此处，古人却用赭
石的沉稳和松墨的苍劲，通过降低色彩饱和度，调和出
了一种惊人的和谐。立在太和门望向太和殿，红墙横向
如展开的流云画卷，绿瓦纵向飞翘似雄鹰振翅，视觉的
冲撞凝成了空间里的韵律，没有半分浮夸，反倒透着实
在劲。

恰逢落雪，故宫便成了仙境。雪花似漫天飞舞的精
灵，落在地砖上不肯走，堆积在墙头上凝望，仿佛给红
墙绿瓦镶上了一道毛茸茸的银边。白雪里探出头的红
墙，一下子烧暖了这素白的天地。顶着雪帽的绿瓦，像
极了刚睡醒的娃娃，瞪着碧玉般的大眼睛，打量着自己
洁白的绒帽。这红与绿，便成了素白天地间最惊心动
魄的一笔。

这种色彩的震撼，不止在冰冷的建筑里，更在流动
的生命中。我至今记得《只此青绿》里，那一抹舞者唇边
极为克制的红。当光从上方打下来，那抹红就从她缓缓
仰起的脸庞和双唇微启的瞬间漫出来。镜头从她的唇
边滑下，没入那一整片被裁下的山水中，而那片青绿如
被月光唤醒的湖面泛起涟漪，一点红便被温柔地包裹其
中。继而她缓缓俯身，又化作连绵的山峰，那一张张带
着红唇的面容便若隐若现，却又像是山峦深处藏着的一
簇薪火。那一刻，山不再只是山，它有了生命，有了表
情。红配绿的精妙之处，就在于这种相互依托，相互成
就，让色彩超越了本身，成了一段关于传承的无声诗。

我以为，这般巧思只存于艺术家的匠心中，直到那
天在花圃里，撞见了最本真的答案。冬日天冷风硬，大
多数植物都在休养生息，可几株不知名的红色小花，开
得那叫一个不管不顾。那饱和度极高的红，在灰蒙蒙的
背景下像一团团小火焰，却丝毫不显突兀。只因它们周
围那铺天盖地的墨绿叶片，带着点霜打的疲惫，沉甸甸
的，反而把那点红色衬得愈发鲜亮，像黑夜里突然炸开
的烟花。

原来真正的美，都是相通的。最动人的搭配，也是
一种恰到好处的遇见。红与绿，不过是这场遇见里，最
直白也最热烈的共鸣。

整理书架的间隙，翻出一沓泛黄的歌谱。指尖触到
《拥军花鼓》那页，当年母亲陪我排演这首歌的身影，瞬
时漫上心头。

那时，母亲坐在一旁陪我排练，嫌我太呆板，主动帮
我编排动作。她捏着嗓子掐出细细的童音，双臂乖乖地
贴在身侧，手腕却刻意地上翘，脑袋随着乐句左右晃荡，
活脱脱一个五六岁的小丫头。唱到“猪啊羊啊送到哪里
去”时，她忽然把身子往左一探，肩膀跟着耸起来；又猛
地朝右一歪，眉毛挑得老高，仿佛真的有人在问她“送哪
儿啊”。唱至结尾处，她重重地一跺脚，双臂往前用力一
托，带着点急吼吼的认真劲儿，又不失俏皮，眼睛亮得像
考了满分的小孩。平日里连笑都不露齿的她，为了我的
表演，笨拙地学着孩子的憨态，把藏得最深的那点儿天
真全掏出来，也将爱化在句句歌词里。

她的童真更是渗入了生活的缝隙里。有一次，我把
陪我睡觉多年的玩偶小猪遗忘在了沙发上。次日起床
后，发现小猪躺在沙发上睡得正沉，粉红色的猪蹄、圆鼓
鼓的肚子和细长的尾巴都被毯子盖得严严实实，只露着
肥头和大耳。母亲从房里出来，下巴点了点沙发的位
置，故意拔高了声调：“要是没有我，小猪铁定要冻感冒
了！”话音刚落，便递给我两条碎花丝巾，让我给小猪裹
上当睡袍，免得再受凉了。我的心里顿时软成一团，她
乐意化身玩偶的妈妈，这份“幼稚”的童真，不就是爱我
最好的模样吗？

去年的某个傍晚，我回家后看到卧室的门虚掩着，
房里传出轻微的声响。我悄悄推开门，慢慢地往里挪了
两步，只见母亲正踮着脚，半个身子已探进衣柜顶层。她
一回头对上了我的目光，瞳孔猛地一震，手像被烫到似的
缩回来，迅速转身往柜门上一靠，两手交叉抵着下巴，像
个偷糖吃被抓包的小孩，嘟着嘴道：“你，你先出去……”
我笔直地站着不动，她瞅着躲不过去了，才磨蹭地从衣
柜深处掏出几个小盒子，吱唔着说给我买了几件首饰，
等到我人生大事之时再送给我。我伸手想打开盒子，她
一把按住我的手，故作神秘地晃晃头，撒了个娇：“不许
看嘛，没有惊喜了。”我盯着她泛红的脸颊笑了，那些藏
在衣柜里的盒子，是她攒了半生的牵挂。

这些散落于时光中的童真，是她给我的一辈子的
糖。像孩子那样认真、简单，像孩子那样，把爱藏进幼稚
的举动里。碎影未散，童意正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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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下午，我偶然看向窗外。树梢上的麻雀从这枝
蹦到那枝，叽叽喳喳的吵闹声仿如放学的孩童。窗台
上，小猫碧蓝色的瞳孔里映着飞鸟的影子，尾巴尖悠闲
地扫着地板，沙沙声轻得像耳语。片刻后，麻雀扑棱棱
衔走最后一片羽毛，小猫望着它们远去，终于眨了眨
眼，张大了嘴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翻身蜷成毛球滚到地
毯上，蹭着我的裤腿打起呼噜。我的掌心贴在它肚皮
上，立刻传来小发电机般的震颤。我正琢磨着小家伙
是否向往自由？它却突然把肚皮往上拱了拱，仰头看
着我，呼噜声愈发响亮。原来这小机灵鬼早懂了：真正
的自由从不是追着风跑，而是把当下的安稳，睡成最软
和的云朵。

听着小猫的呼噜声，让我想起梭罗。他在瓦尔登湖
湖畔的那个十英尺宽的小木屋，他时常绕着菜地漫无目
的地散步，看暮色漫过远山，累了便坐在老槐树下翻书，
思绪随书页散向天地。忽然风吹起书页，草帽滚进草
地，他笑着没追。就这样看着它躺在了草地里，像他丢
在城里的西装。日头西斜，他摩挲着袖口草屑，布面纹
理里藏着泥土的温度，抬头时笑意漫上嘴角。原来他的
自由，是把方寸之地活出诗意。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用十英尺木屋丈量天地，而张九
龄则以狼毫笔在方寸纸页间安放孤峰月色。他们都像
窗台上的小猫，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方寸间的自由。张
九龄曾写过“仰霄谢逸翰，临路嗟疲足”，表达的是他羡
慕飞鸟的自由。恍惚间，我看到他独坐斋中，孤寂椅着
椅背，像困在樊笼中回望天空的鸟。抬眼望向远处，孤
峰在云气里忽明忽暗，恍若他此刻的心绪。左手拇指与
食指无意识摩挲，右手转着狼毫笔，笔杆在指间打着旋，
忽然重重落在纸上。墨点啪地溅开，不偏不倚正中“疲”
字。倏忽间，檐角风铃被秋风摇响，晨雾渐散，金光穿透
云层斜落在孤峰上，将山影劈成明暗两半。他忽然舒展
眉头，眼眶微湿。这光，许是天地给的指引。踏实做事
时守住本心，悠然看山时放下执念，便是这方寸之中最
清透的自由了。

暮色漫过窗棂时，小猫的呼噜声与笔尖沙沙共鸣。
原来自由不在旷野，而在当下的方寸，我们都在有限的
天地里，把日子过成了自己的瓦尔登湖。

生生活随笔

梅开不语携春来
□ 汪孝雄

散散文精选

我是在二月的最后一天来看梅花的。天又阴晦了，似
乎还飘起了细雨。天气预报说后天气温将陡降，寒潮会再
次来袭，那时，梅还会粲然枝头、馨香馥郁吗？老远，我就
闻到了梅花的香气，幽微清远，一阵一阵，如缥缈的音乐，
让人精神一振。之前，我曾多次在不同地方看过梅花，也
为消除心中疑惑而查资料了解过它。

和许多人一样，我认识梅花，并不是通过实物，而是诗
文。最早读到的写梅花的诗，大概是齐己的“前村深雪里，
昨夜一枝开”了。据说，齐己这首《早梅》的初稿是“昨夜数
枝开”，是郑谷帮他改“数”为“一”，这样，才更体现出了一
个“早”字，郑谷也由此获得一字师的美誉。其次是王安石
的“凌寒独自开”和陆游的“寂寞开无主”。从这些诗句中，
我知道了有一种花叫梅花，是在一年里最寒冷时节开放
的，并且，它和松、竹一起被称为“岁寒三友”，是一种傲雪
凌寒、志节高远的花，常用来比喻品格高尚之人。

但作为一种植物，梅花曾让我陷入困惑。我第一次见
到梅花，并不在朔风凛冽、冰天雪地的大寒之日，而是在
20年前的3月5日惊蛰节。那天，我从小镇乘车辗转来到
省城的华中师范大学。大概上午11点，桂子山前，我远远
看到一片雪白的花，以为是李花，心想：城里的李花怎么比

乡村的开得早？乡村的连花苞都还没长出呢！当我从挂
于枝头的花名牌上得知那是梅花而非李花时，心中更加疑
惑：梅花不是在一年里最寒冷时开放吗，怎么竟开在春三
月和暖的阳光下呢？后来我才知道，在长江流域，梅花一
般在冬末春初即12月到次年3月开放，不同品种会有一
定差异：早花品种如江梅，通常在12月下旬至1月中旬绽
放，傲雪凌寒，为严冬添一抹亮色；中花品种如宫粉梅，多
在1月下旬至2月中旬盛开，此时气温回升，但仍有寒意；
晚花品种如绿萼梅，一般在2月下旬至3月开放，宣告春
天真正来临。而我此时要去看的，大概是梅的晚花品种，
它们开在一条河渠边，有上十株呢。

站立挤满了花朵的枝下，我敞开心扉，一边大口呼吸
梅的馨香，一边凝目欣赏那大朵大朵开得正艳的梅花。
那瓣，红中含粉，似赤犹白；那蕊，纤弱，于若有若无的风
中似颤非颤，惹人怜爱。几只蜜蜂时上时下振翼飞舞，
又凝然不动歇落花心。我屏住呼吸竖耳聆听，希望能听
到蜜蜂的嗡嗡声和梅花嘤嘤的呢喃，听到它们爱的和
弦。可惜什么也没听到，一切都在无声中进行，不禁让
我想起了两句名言：“春从来不语，却温柔了世界。花从
来不语，却芬芳了人间。”如此，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

的确，放眼世界，几乎所有的生命都是在无声中孕育的，
没有夸耀，更不会有喧嚣；静默，让生命更具内涵，也更加
丰富多彩。

也许是经不住艳丽花色和醉人花香的诱惑，或者是因
为太过喜爱，我小心翼翼，伸手从枝上轻轻摘下一朵，一边
拈在指尖把玩，一边放于鼻尖嗅闻：小小的花托之上，竟立
着数十根花丝，而每一根花丝，黄亮纤细，又似乎十分的坚
韧，仿佛思想的触须；它的香并不浓烈——一朵花的香是
有限的，俨然一个人的力量，而当众多花的香汇聚一起，便
袅娜飘逸，沾衣难拂，经久不息……

就在我暗自感叹之时，突然看到地面有几片飘落的花
瓣。难道，梅花已开始了凋谢？我瞪大眼睛在地面搜寻，
希望能找到更多散落于地的花瓣以证实内心的猜想。虽
找到了几片，但数量并不多。它们平静地躺在枯草丛中，
若不仔细辨认，还真看不出来。不论多么绚丽的花，不论
多么耀眼的生命，都有凋零或结束的一刻，这是自然规律。

是啊，再过几天，眼前这一树树灿如霓霞的梅花，也将
零落成泥。不过那时，春天已真正到来，百花，千红万紫，
将呼啸着开遍四野，装点我们的生活。而这俏丽无语、携
春而来的梅花，会成为我们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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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恋花·春回长湖

野径花天春色款。红落珊珊。总把风情煽。脚步
踏香湖岸畔，叹看斜照炊烟挽。

渡口归舟闲唱晚。望里长湖，是处清光暖。垄上
与翁耕稼侃。丰收景象言中转。

行香子·踏春

岸柳鹅黄，油菜金黄。春来大地梦疏狂。东风拂
面，紫气盈堂。看鞭花彩，梅花艳，酒花香。

溪中渌涨，山间啼响。垄上耕翁探查墒。地肥麦
旺，天暖枝芳。喜莺争鸣，农争稼，物争长。

三月：如此短暂
□ 耿兵

请你为我歌唱吧
你一定看到上天赐予人间一场春雨——

那不朽与不朽之间的暗语
多像星空
两株并不存在的桂花树
如此真切

我看见上帝 看见爱神
看见丘比特的神箭
在丛林里发出响亮的响声

用我的骨头
做一把抚琴
在你声声不绝的祈祷声中

我是化石
是化石中渴望深海的鱼类

明月高悬
□ 罗秋红

明月高悬夜空
我将她仰望，她陪我
在树林里短暂停留
并赠我银粉，这珍贵调料。

我写下：高悬的明月
影子说：
世界是一个意识；苦修人，
皱纹里有命由心造的盐粒。

此刻，我进入无人之境
影子又挨着我，轻语：
你在自己的火车上写诗，
作为一名过客。

惊蛰时节，风仿佛也被春日哄软了，吹在脸上，不似
冬日那般割人，倒像手里攥着的温软丝绸，轻轻拂过。
窗台上那盆兰草，挨过了冬的清冷，叶尖竟悄悄拱出点
嫩生生的新绿，像极了昨夜藏在土里的虫儿，不知被哪
阵轻柔的春风催着，惺忪着醒了。

每年惊蛰，大伯都要背着手去后山转一圈，说是“替
林子看看春”。我闲来无事，便跟着他上了山。布鞋踩
在融了雪的泥路上，软乎乎的，留下深深浅浅的印子，
踩下去还能听见细微的“咯吱”声，是泥土苏醒的声
响。大伯手里总攥着个泛黄的旧本子，边走边翻，本子
边角都磨起了毛，嘴里还念念有词：“惊蛰过，万物活。
你看那坡上的酸枣树，往年要等清明才冒芽，今年暖得
早，怕是这两天就要抽枝了。”

走到半山腰，果然见着几株酸枣树。冬日里光秃秃
的枝桠，如今裹着一层浅褐色的新皮，不再像那般僵硬
紧绷。指尖轻轻碰一碰，隐约能摸到细小的芽苞，裹着
一层薄薄的绒毛，像刚出生的雏鸟张着的小嘴，怯生生
的，又透着股韧劲。大伯蹲下身，枯瘦的手指拂过芽苞，
语气里满是郑重：“这节气灵得很。《夏小正》里说‘正月
启蛰’，算下来，老祖宗们认识这节气，都三千多年了。”

想起小时候，每到惊蛰，奶奶总会煮一碗荠菜鸡蛋
面。灶台的火燃得旺，铁锅烧热了，倒上菜籽油，放入荠
菜翻炒，再打入鸡蛋，添水下面。面条煮得筋道，荠菜鲜
得很，带着点泥土的腥气，混着鸡蛋的香，闻着就开胃。

奶奶总坐在窗边，边吃边跟我念叨：“惊蛰吃荠菜，百病
都远离。春天就该是这样的，雨落下来，草长出来，虫儿
动起来，日子也就活泛了。”那时我不懂，只觉得面好吃，
如今跟着大伯走了一趟山，才忽然明白，那碗面里的鲜，
是春天的味道，也是日子的味道。

大伯站在伞下，望着坡上成片的林子，声音温和：
“你看这些树，栽了十几年了。冬日里看着光秃秃的，
没一点生气，可一到惊蛰，就跟睡醒了似的，枝芽往外
冒，叶子往外伸。人也一样，哪能总憋着劲儿？总要
像草木一样，遇着春天，就该冒芽，就该开花，活出自
己的样子。”他的话落在雨里，混着草木的清香，竟格
外让人心里踏实。

雨停的时候，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金色的光洒在
林子里，光影斑驳。地上的草叶挂着水珠，亮晶晶的，踩
上去湿了裤脚，却不觉得冷，反倒透着一股清爽。远处
的村庄，飘起了袅袅炊烟，混着泥土和草木的香气，慢悠
悠地散开，是人间最寻常的烟火气。

惊蛰一过，风醒了，带着温柔的暖意；虫儿醒了，蹦
跳着探出身影；草木醒了，把山野染成了一片新绿。原来
春天从不是突然来的，是藏在一冬的沉寂里，攒足了力
气，等一个惊蛰的契机，就把所有的温柔，都铺展在人间
的每一处角落。就像大伯守着的林子，岁岁年年，守护着
一方青绿；就像奶奶煮的面条，藏着最暖的烟火气；就像
山涧的雨，落在泥里，长出新绿，也长出日子里的欢喜。

惊蛰草木香
□ 杨文力

无雷，无雨，惊蛰便至。风仍带着残冬之凉，却已钝
了锐度，漫过檐角田埂，如指尖轻触沉睡的大地。生机
藏于肌理，未醒，却已有微动，先醒的是草木。

草木先醒。昨日枯褐枝桠，今日便浮起一层淡绿，
墙角枯草下，细尖破土，嫩得沁出湿意。杜甫笔下“微
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写尽惊蛰常态，今年虽无微雨
惊雷，草木却依旧循时而动，不负春光。记起外婆家院
角腊梅旁，每年惊蛰必冒的艾草。去年此时，外婆蹲在
那里，竹片拨开枯草，指尖点着绿尖：“再冷，草木也记
着春光。”后来外婆进城，艾草依旧准时冒头，替她守着
这方小院的春信。柳枝褪了枯色，裹一层鹅黄，风过轻
摇，如人初醒，惺忪舒展；玉兰花苞鼓胀，覆着细绒，含
着一整个春天的期待，不声不响，悄悄舒展筋骨，换走
冬日沉寂。外婆的叮嘱藏在这无声舒展里，风吹即散，
又落回心头，恰在此时，虫鸣渐起。

虫鸣是惊蛰的私语，最动人。《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释惊蛰：“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
蛰。”震雷未作，小虫却已先感知春信，起初只是零星
几声，细弱，藏于草丛，混于风里，稍纵即逝，那是小
虫初醒，带着困顿，试探着问候这久违的暖。幼时，
惊蛰之夜，爷爷总搬竹椅坐院中，我挨着他，他指墙
角草丛：“那是土狗子叫，它们醒了，田里便要热闹。”
爷爷爱趁惊蛰翻耕菜地，锄头起落间，虫鸣相伴，成
了我童年最沉的春忆。渐渐，虫鸣密了，亮了，连成
一片轻响，无夏蝉聒噪，无秋虫凄切，温润鲜活。夜
里关灯，便从窗缝墙角钻进来，漫在屋中，漫在心
上。这鸣响，是大地的呼吸，是生机的低语，小虫熬
过寒冬，以最朴素的声音念着春光，也唤醒心底温

柔，唤醒对爷爷、对旧时光的一缕淡念，心事也便在
这鸣响里，悄悄松动。

草木醒，虫鸣起，旧年尘封的心事，也在这无声惊蛰
里，悄悄松动。那些未竟的遗憾、挥之不去的惆怅、小心
翼翼的期盼，原是覆雪的草木，沉寂心底，不敢轻触。曾
以为遗憾常驻岁月、惆怅萦绕不散，却在这惊蛰暖意里，
在草木舒展、虫鸣温柔里，悄悄松了劲，如草木破寒，如
虫鸣破寂。

如枯草下绿尖，破寒便见暖阳；如沉睡小虫，越冬便
闻春光，旧年心事，不必刻意尘封，不必反复纠缠。去年
此时，我曾为一份未竟心愿辗转，遗憾缠身，连虫鸣都觉
聒噪。后来学着外婆，院角种几株花苗；学着爷爷，清晨
立院中听虫鸣。看芽尖破土，听虫鸣渐密，心底郁结，也
慢慢舒展。时光不负有心人，所有等待，终有回响。

惊蛰无声，却藏万千生机；心事无声，却藏重启勇
气。无雷，却有草木苏醒，有虫鸣絮语，有心底释然。韦
应物“微雨夜来歇，江南春色回”，恰合此时心境，春信从
不必借惊雷传报，草木抽芽，虫鸣轻响，皆是无声的信
使。风过，草木生长，虫鸣渐起，旧冬寒凉渐散，新的希
望，正循着这暖意，悄悄发芽。

不必执着过往遗憾，不必焦虑未知远方。趁这惊蛰
暖意，趁这生机盎然，让旧年心事重启，让心底热爱生
长。愿我们皆如这惊蛰草木虫鸣，熬过寒凉，遇见暖阳，
于无声中积蓄力量，于平凡日子里，慢慢绽放芳华，一如
这无声却有力量的惊蛰。

风再渡檐角，携草木之香，载虫鸣之柔。惊蛰依旧
无声，却已把生机与希望，悄悄种进每一寸土地，种进每
一个心怀期许的人心里，岁岁皆然，生生不息。

惊蛰无声
□ 倪涛

诗诗与远方

春来油菜花香。（曾跃 摄）


